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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开喧闹忙碌的都市，来到宁静的

乡野田间，听，那自然的声音……

初春来临，人们感受到了第一股暖

风，万物复苏，小鸟们从睡梦中醒来，“叽叽

喳喳”地歌颂起春天来，你的声音尖，我就

一定要尖过你，这美妙的小合唱，真是婉转

悦耳！

“咔！咔！咔！”咦？什么声音？哦！原来

是冰面开裂了。几天前还很结实的冰面似乎

是听到了春姑娘的脚步声，礼貌地让开了条

道，春风一吹，阳光一照，冰面荡起微波，金

灿灿地闪着光，真美！

“春雨贵如油”，宁静的夜，春雨细密

而安静地下着，没有夏雨的猛烈，却滋润着

万物，让大地复苏，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

细无声”。淅淅沥沥的雨声又仿佛一首催眠

曲，伴我入眠。

夏天的夜晚，是一部交响曲——听，小

溪正淙淙流动轻拍着石头，“呱、呱、呱”青

蛙在草丛中歌唱，蝉儿在树上欢快地鸣

叫，它们都在称赞着夏天的美好！

夏天的雨干脆又豪爽，一阵清风吹

过，忽然，一道耀眼的闪电从天边划过，伴

随着“轰隆隆、轰隆隆”惊天动地的雷声，倾

盆大雨从天而降，“哒、哒、哒”打在屋檐、雨

棚上，像敲击琴键；雨点落在水面上，鱼儿

争相跳跃着；雨点落在身上，把夏的燥热

和郁闷一扫而光，让人神清气爽，畅快淋

漓，如同听一首肖邦的钢琴协奏曲！

秋天的黄昏，凉爽的微风吹来，赶走了

田间劳作后的燥热。金色的麦田里，“嚓嚓

嚓”的收割声，是农民伯伯一年辛苦的回

报。夕阳西下，风渐渐变大，闭上眼睛能听

到风与麦穗的悄悄话。“沙沙沙”风儿吹过

麦田，荡起了金色的麦浪，这是秋的独奏，多

么宁静祥和，令人沉醉其中！

北风呼啸而来，寒冷的冬天或许会

让你瑟瑟发抖，又厚又重的棉衣或许会让

你厌恶。但你为何不静静地聆听？“呼呼

呼——”风有时沉闷，有时又那么刺耳，何

尝不像是吹响的号角般振奋人心！你看！迎

着风雪傲然挺立的那几株腊梅，让人情不自

禁地吟诵起林逋的《山园小梅》：“疏影横

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离开喧闹的都市，来到乡野田间，请闭

上眼睛，聆听自然的声音，一定会有别样的

收获！

听！春夏秋冬，好一首自然交响曲！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这

句看似普通、简单的谜语，却总会让我

想起童年，想起外婆，发现那爱的味道。

小时候，我是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沿着

村口唯一一条水泥路向里走去，拐过几个弯，一幢

青瓦白墙的房子便是我的童年。那时，零食尚未盛

行，偶尔吃到一样新鲜的玩意儿，便会喜滋滋地

炫耀良久。记得有一次，外公背着外婆私藏了一包

花生米，趁着外婆不在，一个人倚着木椅，晒着太

阳，眯着小眼，一粒接一粒地吃着。

小小的我发现了，以为他在享受什么山珍海

味，觉得外公一个人吃“独食”不叫上我委实不够

义气，便吵着闹着也要尝尝那特别的味道。外公刚

开始还不愿，但在听我说要告发他的“罪行”给外

婆后立马妥协，小心翼翼地把花生递到我面前。我

抓起一把花生，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不吃不要

紧，吃了之后我几乎是瞬间就被它那甘甜中带有一

丝清苦的味道吸引了。我安逸地坐在外公腿上，两

个人你一粒我一粒，一下午就吃完了一袋子花生。

温柔的阳光照耀庭院，我窝在外公怀里，回味

着那爱的味道，幸福地翻了个身，眯眼睡去。

“贪嘴的猫儿总要吃苦头的。”正如外婆所

言，没过几天我和外公都上了火，而偷吃炒花生的

“罪行”毫无意外地被外婆知晓了。外婆气得对外

公劈头盖脸一顿骂，可轮到我这儿，只是在我屁股

上轻轻拍一巴掌便急着去找清火的药了。

过了几天，外婆喜滋滋地端上一盘棕黄色的

豆子。“外婆，这是什么啊？”我趴在桌上，脑袋枕在

圆滚滚的手臂上，对盘中其貌不扬的家伙撇了撇

嘴。“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外婆拿起

一粒麻豆子，剥开，露出一层红皮，再细心地把红

皮剥下，露出的是白色的果实。“花生！花生！”我惊

喜得跳起来，全然忘记了这些家伙让我吃过不小

的苦头。“这是盐水花生，不容易上火，但还是要少

吃哦。”外婆看我一脸馋样，叮嘱着。我学着外婆的

样子剥出果实塞进嘴里。依旧是那甜中带涩的味

道，可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外婆那细心、用心的浓浓

亲情。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如今吃

到外婆亲手煮的盐水花生的机会越来越少，可每

当想起这句谜语，想起从前的青瓦白墙，想起外

婆，那爱的味道便溢满心头，久久不散……

亲爱的褚范文琦：

头顶的树叶飘落而至，轻轻捏住，前进二十年，送给

二十年后的自己。

你看到此信时，榕树的年轮会告诉你现在是2018年
4月28日，袭一条长裙，披一件西装、戴一副太阳镜，这是

我现在能想的二十年后你的打扮，总觉得酷而柔美。古人

云“三十而立”，也许你是从梦想的牛津大学海归了，说着

一口流利英文，订了一份大合同；也许你正在乘坐管道飞

行列车，望天空云卷云舒；也许，你正在为城里的孩子们

轻诵李清照的《一剪梅》，看庭前花开花落。

恕我问你一番，你是否还记得初中时代，用笔书写的

一页页青春？那一页页泛黄的纸？是否记得曾经的那份师

生爱？也许记忆模糊了，墨痕淡了，可我依旧憧憬着你看

到这封信时的小激动。毕竟回忆，就是那花开的瞬间，泛

黄在记忆中的一部旧电影。

现在的你是否把我那几十本硬抄本隐藏起来

了？别！就放在书房或卧室的角落处，随时席地而坐，随时

翻翻！你的书架上还放着《时间简史》吗？是否仍会像现

在的我一样好奇：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时间的本质是什

么？我们能在时间中返回过去吗？

现在的你还在尝试写词吗？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

或是折中一番，自己读读，会落下两行清泪或是开怀大

笑？或遐想一番或沉浸？哦，我但愿你还是那个纯粹的少

女，无问西东，愿读鲁迅的故乡、愿品陶渊明那杯酒；愿看

霍金的星空；愿玩味一番哲学的味道，一身正气；愿探索

生命的价值问题；愿你的心，有个安处！

二十年后，头顶的蓝天，是否还是那张寂寞的脸？汗

水是否还滴落在古筝的弦上，是否还沉醉在《春江花月

夜》？二十年后，有些遥远，却又近在咫尺，哦，你愿看我

倚窗听雨吗？或沉默不语，静听心声；或谈笑风生，一笑盖

雨声；或浅吟低唱，合一首我们之间独有的歌。

你、我、我们，那个似我一般，同样娴静的你，喜欢

那茶香、那老宅、那青花、那旧词，我们以书为凭，或异口

同声，不分彼此或各持异议，各抒己见。或许在信箱里与

你的来往，婉约成平淡烟火的诗行、唯美成岁月之书的篇

章、豪迈成莲之君子的歌词。

扣尔轩窗，倾诉与尔……

树叶还在吗？墨痕虽染其为黑，其却淡雅为青，留其

于心底，便可怀揣一颗素简的心。

致敬！

                             褚范儿

2018年4月28日

听，自然的声音
世外中学 双语六（1）班 杨佳宜

发现爱的味道
文来中学 七（11）班 章懿  致二十年后的自己


